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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二十年，角楼迎来

大修
紫禁城城垣四隅上的角楼，建成

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 年），清代重

修，原是皇宫的防卫设施。角楼坐落

在须弥座上，四周绕以石栏，中为方

亭式，面阔进深各三间，四面明间各

加抱厦一间，平面为十字形。屋顶形

制为三重檐十字脊歇山顶，覆黄琉璃

瓦，鎏金宝顶。上层檐为纵横相交四

面显山的歇山顶，二层檐四面各加一

歇山式抱厦，四角各出一条垂脊，多

角搭接相互勾连。下层檐四面采用

半 坡 腰 檐 ，四 角 出 垂 脊 ，用 围 脊 连

贯。整体设计比例和谐，构造严谨有

序，工艺复杂精细，是将力学与美学

完美结合的建筑杰作。

紫禁城四隅角楼自建成至民国时

期，历经多次修缮，1594 年（明万历二

十二年），修紫禁城城墙；1647 年（清

顺治四年），修东南角楼；1781 年（清

乾隆四十六年），重修西北角楼；1929

年，修理北上门、角楼等处；1930 年，

修理紫禁城南角楼及城墙马道；1936

年，修理紫禁城南北角楼。

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并未设立

专门的古建筑管理与保护机构，仅由

总务处兼管零星修缮，大型工程需依

托外包方式。且由于政局变化与修

缮经费问题，院中古建筑的修缮保护

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仅能维持部分抢

修和零修工程。新中国成立初期，重

要工程设计与监管仍需依托文物整

理 委 员 会 进 行 。 直 到 20 世 纪 50 年

代，院中古建研究与保护的人才力量

逐渐充实，并组建了一支工种齐全的

专业工匠队伍。由此，时隔二十年，

西北角楼得以迎来一次较为全面彻

底的保护修缮。

1956 年 1 月 28 日，故宫博物院向

国家文物局提交西北角楼修缮计划，

提出西北角楼“瓦顶节陇松脱，大脊闪

裂，窝角沟处渗漏严重，大木斗栱糟

朽，石活走错。为保护该古建筑避免

继续受损起见，予以必要之修缮”。

随函附有详细的现状测绘图纸，以及

根据现场勘察完成的工程做法说明

书、修缮工程图纸及工程预算等。

1956 年 3 月 15 日，西北角楼大修

正式开工。

一钉一卯，须照原式

成做
经过详实的现场勘查，西北角楼

修缮工程确定以基本恢复旧观为宗

旨，采用“必要处换新、残缺处配齐、走

样处重整”的修缮方案。主要包括：

一、琉璃瓦顶：全部揭除瓦件，铲

除白灰背，于望板上铺油毡一层，上

苫焦碴背，青灰背，穵瓦瓦，捉节夹

陇，残缺瓦件，添配整齐，不合体制及

色泽不合之瓦件剔换。

二、调脊：从新调脊，残缺吻兽按

制度添配齐整。

三、椽望连檐瓦口：剔换望板改

用一公分厚，上刷臭油一道，然后以

沥青焊油毡一层，窝角处须特别注意

铺焊严实。

四、大木：三层扶脊木撤换。由

戗脊撤换，脊枋加铁活，金上承椽枋

撤换二根。金桁撤换三根。交金墩

全部撤换四件。平板枋修整归安。

额枋归安。正心桁修整。挑檐桁剔

换修整。山花博缝剔换修整。大扒

梁修补整齐，加铁活，糟空深度达梁

高 1/2 时撤换。抹角梁不碍荷重时，

修补整齐。二层挑檐桁剔换。窝角

角梁剔换。柱钉补整齐。

五、斗栱：糟朽过甚者剔换，残缺

三方升垫拱板添配整齐，松动者归

正，添配各件，按原式的楠木成做。

西北角楼是明代木构建筑的典型

实物，形制特殊，如角梁做法中，未修

换过的中、下两层无论是出角或窝角

的仔角梁和老角梁均由整材做成；下

层角梁后尾的菱形榫子紧压在“井”

字额枋或其他脊桁下，从根本上将角

梁牢牢拉固；套兽榫的做法则如象鼻

向上卷起，可使套兽紧密固定，这与

清代使用钉子的固定法迥别。构架凡

木接之处，几乎均为榫卯连接，在现场

勘查中糟朽处也未见脱榫。此外，角

楼是多角建筑，其彩画为多角交圈的

绘制手法，与一般梁枋上的画法亦不

同，非经验丰富的画匠所不能及。

此次修缮工程的复杂与艰巨，是

对故宫古建保护与管理队伍的一次

全方位考验。时任故宫博物院建筑

研究室主任的单士元是本次工程的

首要负责人，他秉持不轻易改变法

式、结构和材料的修缮理念，要求虽

一钉一卯，须照原式成做。其晚年回

忆：“我天天到场，每一道工序完毕，

我都要验收并布置下道工序该怎么

干、谁来干、有哪些规矩和讲究、特别

需要注意些什么事项等。”

由于隐蔽构件残损情况的不可预

见性，在修缮过程中，人们发现长 9

米、断面0.7米×0.5米的井口大扒梁糟

空深度超过1/2，势须挑顶落架，重新更

换。角楼主构架木材均为楠木，而故宫

博物院无旧存，为确保新换木架与原用

木材一致，故宫博物院决定使用北上门

楠木枋料，至于主梁等大料则派遣专人

前往东北、南方原木产地精选采买。

为攻克大木施工的工艺技术难

关，故宫博物院专门调入曾在中国营

造学社从事古建研究的王璞子担任

施工工程师，还特意寻请了清末民国

时期建筑行内最著名的木作匠师马

进考（兴隆本家第十三代掌作）、路鉴

堂（兴隆第十三代掌作）、杜国堂（兴

隆第十三代掌作）亲临指导。落架

时，将所拆构件与新选木材逐一编号

登记，在指定地点成组码存。此时已

到冬季，为防止材料受风雨侵蚀，施

工队又搭盖席棚封护整个角楼，待木

料干燥后，依原形制作好以新代旧的

构件，逐一原样归位。

“虽一钉一卯，须照原式成做”，

如何做到呢？举个例子，由于屋顶结

构复杂，角楼使用的琉璃瓦件亦种类

多样，尤其是油瓶子嘴、撞肩板瓦和

鱼壳瓦等特殊结构的瓦件，较为罕

见。虽然生产厂商是专营明清两代

紫禁城琉璃制品的门头沟协泰琉璃

窑厂，但当时掌握各式瓦件烧造程序

与技术的匠人已寥寥无几。困难激

发了青年工人的学习热情，据当年琉

璃窑厂的工作总结记载：“在我厂制

作本院西北角楼的件活时，因为其中

有好多的件活是不经常见到的，启发

了一部分青年对自己的技术及操作

经验上产生了虚心，肯深入学习技能

并认识到‘做到老，学到老’，消除了

过去自满思想的存在。这项工作给

我厂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古建修缮“故宫模式”

就此奠基
在这项重大工程的实际进行中，

专家、名匠密切配合，各工种匠师云

集，又各自选带青年徒工，确保各道

工序严谨规范。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1957年5月，西北角楼落架大修工程正

式告竣。此后故宫博物院又按比例截

取制作了角楼的大木模型，忠实反映

这一典型明代木构的结构形制，供学

界研究，亦为日后修缮提供依据。

回望百年基业，自民国、抗战时

期到新中国成立，故宫古建保护机构

从零起步渐趋完备，专业人才队伍持

续汇聚壮大，由此书写了一部波澜壮

阔的古建研究与保护史。其中，1956

年至 1957 年西北角楼落架大修工程

当属经典案例之首，作为故宫博物院

初次独立完成的大型修缮工程，在实

践层面开创性地探索并初步确立了

“研究、设计、施工”协同联动的修缮

路径，实现了“工匠协助研究设计-研

究指导设计-在施工中同步研究-依

施工情况修改设计”的良性循环。学

术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匠师团

队的通力合作，使掌握传统营造技艺

的匠人在修缮过程中将“不改变文物

原状”等核心理念落到了实处，发展

成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经实践检验

优势明显的“故宫模式”。

何滢洁

修缮：西北角楼大修初显“故宫模式”

紫禁城是我国古代宫城发展史上现存的唯一实例和最高典范，

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自故宫

博物院成立以来，她在一代又一代故宫古建人的接续守护中，不断

获得新生。其中 1956 年至 1957 年的西北角楼落架大修，是故宫博

物院第一次独立完成的大型修缮工程，其规模之大、工种之全、难

度之高在建院后史无前例，并在质量上取得了实质性突破。放眼故

宫博物院古建守护的百年历程，本次修缮工程的历史意义，远超对单

体建筑的修缮保护。

·走进百年故宫博物院

■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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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60 余年探寻古建学科之路和

维修保护故宫古建之经历，我最大感

触是在培养古建营造技术与工艺人

才方面，在这上面能有续而不失，就

是保护了故宫的根本；若失，今不徒

传统工艺技术或将成为绝响。”

——单士元

掌握传统营造技艺的专业工匠是

“故宫模式”得以实现并延续的重要

角色，故宫博物院对匠才的挖掘和培

养，贯穿始终。

挖掘：“点工自营”广招

匠才
故宫博物院自 1925 年 10 月 10 日

成立，至 1948 年与古物陈列所合并

前，两馆均未设立专门的古建筑保护

机构。故宫博物院仅在总务处第四

科下设几名瓦木技术工人，负责零星

修缮工作。一般修缮工程则由建筑

营造厂商承担施工任务。彼时紫禁

城内廷的古建筑，除逊清皇室居住使

用的养心殿、储秀宫、长春宫等外，其

余大部分年久失修，有些建筑甚至濒

临倾圮坍塌。受修缮力量有限、经费

不足等问题制约，当时仅能勉强完成

展览陈列室与文物库房的修缮工作，

无力对更多古建筑进行系统修复。

尽管 1929 年以后，易培基担任院长期

间，利用各方捐献资金，有重点地陆

续修缮了一批如咸福宫、储秀宫、神

武门、乐寿堂、畅音阁等宫殿建筑，但

故宫博物院的古建相关机构并未进

一步优化调整，大规模的修缮工程依

然难以进行。这种情况在 1948 年 3 月

两馆合并后，仍未得到改善。

直到 1949 年，北平军事管制委员

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故宫后，迅速

组建了工程小组，对故宫古建筑现状

展开调查研究，为紫禁城的修缮工作

提供指导并协助推进；同时决定，自

1949 年 2 月 7 日恢复开放起，故宫参

观门票收入一律不再上缴，全部用于

古建修缮。1949 年 6 月，华北人民政

府高等教育委员会（简称“高教会”）

成立后，故宫博物院归属高教会文物

部领导。当年 10 月高教会发出通知

指示：故宫的保养维修工程，必须有

重点有计划地进行；同时决定：由北

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简称“文整会”）

和故宫博物院原总务处第四科的工

程技术人员，重新组建工程小组，负

责紫禁城保养修缮工程设计与施工

管理、验收等项工作。工程小组负责

人是文整会人员李方岚，成员有文整

会人员祁英涛、于倬云，故宫博物院

人员宋麟微、常学诗。

1950 年 6 月，故宫博物院组织机

构调整，总务处改称办公处，在办公

处领导下成立了工程组。这是故宫

博物院建院以来，首次有了专门负责

古建维修与施工管理的工作机构。

在工程组的领导下，又增加了少数在

编的瓦、木与壮工，扩大了零星修缮

工人队伍。这一时期的工程组，已经

具有一定的古建筑修缮设计与施工

管理能力，但由于人力有限和零星修

缮工人队伍规模较小，靠自己的力

量，只能 承 担 一 些 配 合 开 放 陈 列 和

应急的小型工程与零星修缮工程。

为 解 决 私 营 厂 商 施 工 中 存 在 的 弊

端，自 1950 年起，故宫博物院对修缮

工程模式进行调整：将保养类工程

改为“点工自营”模式（即由故宫博

物院直接招募工人开展施工），而其

余类型的工程，仍沿用招标承包的

方式推进。不久，随着公私合营浪

潮席卷全国，传统营造厂纷纷倒闭，

匠人流散。故宫博物院抓住时机 ，

择优招募匠师，于 1953 年 1 月 27 日

成立了一支约 70 人的工程队。这为

日后文物保护界的“故宫模式”埋下

关键伏笔。

培养：普遍提高 拜师

学艺
与此同时，在“一五”计划背景

下，时任院长吴仲超在《故宫博物院

整顿改革方案》中强调，古建修缮保

养需“长期打算、整个计划”。经梁思

成力荐，曾同为中国营造学社成员的

单士元被委以重任。紫禁城修缮的

工官制度正是他的研究专长之一，他

深知要保证自营工程良性运转，除技

艺精湛的匠师外，更需建立一套完整

精细的工作机制。单士元在工作日

记中写道：“明清两代在修缮工程中

有一套完整的组织，了解这种组织和

人力也是研究明清宫殿建筑的一个

方面。他们有设计的、估算的、结算

的、监工的、验收的、采木的、釆石的

及其他多种建筑材料分工经理人员，

组织齐全。现在北京还住着专任估

算的‘算房刘’家，设计烫样的‘样式

雷’家，管理下水道的‘沟董’家，烧瓦

件的‘琉璃赵’家，他们都是几百年来

子孙相传的世职，这些文献也是我们

今天进行保养工作的参考。”

1954 年 7 月，故宫博物院正式成

立修建处，下设材料工资科、工程科、

设计科，并代管文化部直属的门头沟

协泰琉璃窑厂；为加强设计力量，特

将文整会的于倬云调入故宫博物院，

担任设计科科长。此轮改革基本促

成了故宫古建修缮“勘查-设计-审

批 - 施 工 - 验 收 ”的 早 期 规 范 化 管

理。为保障科学修缮与保护，相应

的 研 究 工 作 必 不 可 少 。 1955 年 5

月，故宫博物院学术工作委员会下

设的建筑组成立。建筑组随即与修

建处展开合作，正式启动对古建筑

彩画、栏板、须弥座等构件的基础记

录工作。

为适应古建保护修缮体系的发展

需求，1956 年 1 月 18 日，修建处改组

为工程队（处级科室），实行企业化管

理。同年 7 月，原下设的设计科与建

筑研究组合 并 为 建 筑 研 究 室 ，单 士

元担任主任。1957 年 ，正值西北角

楼工程开展之际，院中调入同在中

国营造学社工作的王璞子担任工程

队工程师。1958 年底 ，机构再次精

简，以建筑研究室为研究设计组，工

程队改科级部门，与庭院组共同组

建古建管理部。

随着相关机构的逐步完善与修缮

工程的持续推进，故宫博物院同步培

养了大批古建保护专业人才。回溯

早期，古建管理部的工作人员中，除

单士元、于倬云、王璞子等具备专业

背景外，多数人缺乏系统的专业基

础。针对这一情况，修建处在成立之

初，便利用施工淡季多次邀请专家进

行专题报告和专业授课，以提高全员

的业务水平。到 1956 年，故宫博物院

进一步明确提出“普遍提高，重点培

养”的人才培养方针，要求无论是研

究人员还是施工人员，均拜师学艺，

在理论学习和工程实践中提高知识、

技能和经验。郑连章、白丽娟、戴季

秋、张德才等日后成长为行业领军者

的专家，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步成长起

来，最终成为故宫古建保护事业的第

二代中流砥柱。

传承：“沟通儒匠”

薪火永继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故宫博物

院借公私合营的有利契机，广纳大量

优秀匠才。这些匠才成为新中国成

立后故宫第一代传统营造技艺实践

的中坚力量：一方面为传统营造技艺

的稳定传承打下坚实基础，使“官式

古建筑营造技艺（北京故宫）”在 2008

年 6 月被国务院列入第二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另一方面，推

动故宫修缮工程质量实现突破性提

升，1956 至 1957 年的西北角楼大修工

程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同

时作为当时北京市专业古建施工“四

大家族”之一，他们多次协助院外古

建作业，在后来开展的科研工作中也

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单士元格外珍视工匠价值，他从

工程队中精心选拔出十位技艺顶尖

的匠师，尊称为“故宫十老”。1960 年

大规模精减职工期间，他曾竭力保全

这十位匠师未果，仍以主管副院长身

份决定以顾问的形式继续聘用他们，

确保后续工程若遇技术难题，能随时

向他们请教。这一举措源于单士元

对中国传统营造业工匠体系价值的

深刻洞见。他说：“如能日与众哲匠

耳濡目染，可粗识多种营造工艺，此

是遵循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倡

导的指示，要沟通儒匠，浚发智巧，一

扫轻艺之积习。这样始能获得哲匠

世守之工，耳口相传的古建营造技

术 。 只 有 这 样 才 可 称 之 为 营 造 之

学。”

纵观故宫古建保护机构的创建历

程，其本质是一场关于东方智慧的生

动实践——它昭示我们，真正的保护

在于让技艺在制度中传承，让传统在

实践中永续。

当 今 越 来 越 多 的 学 者 认 识 到 ，

“沟通儒匠”是中国建筑遗产保护中

切中肯綮的一环。如今故宫博物院

大力推行的研 究 性 保 护 项 目 ，正 是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一宝贵范

式的深化与弘扬。这份凝聚着匠人

初心、学术智慧与体制创新的宝贵

遗产，必将如角楼之光，继续照亮紫

禁城未来百年的守护之路，让中华

文明的这一璀璨瑰宝，在岁月长河中

永续辉煌。

故宫古建保护的人才根基

1957 年西北角楼大木竣工纪念合影。故宫西北角楼（摄于 1940 年）。

20 世纪 50 年代单士元（后排左一）与王璞子（前排左二）等同工人一起运料。


